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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关于风景的概念都是古人建构
起来，或者是外国人传播过来的。但是红
石滩这种景观概念， 却是近几年才出现
的， 是我们中国人新建构起来的风景概
念，过去在中国人的风景中从没有过。

在哲学中有一种说法: 你要认识某
种事物，一定是对这个事物有了一定认
识。 这叫认识论悖论。 想想这种说法还
是有一定的道理，假如我对要认识的事
物没有一点认识，我怎么把它从众多的
事物中选出来作为认识对象呢?

当我从北京出发时，我对这次去四
川要认识的事物———红石滩或叫红河
谷这样一种景观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
十几年前我曾经看过这种景观，虽然是
惊鸿一瞥，但却过目不忘。

记得当年我是从磨西镇去康定城，
走的是磨榆路。 途中要翻越一座大山，
这山有个垭口叫雅家埂。

当年我是怎样翻越雅家埂垭口的，已经
记不得了。但是公路盘旋而上时，车窗外一处
景观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难以忘怀。

路段两边就是 贡 嘎 雪 峰 所 在 的
大雪山 ， 贡嘎雪峰是整个横断山区 ，
也是青藏高原东部最高的山峰 ，海拔
高达 7556 米 。 围绕着贡嘎雪峰有许
多海拔五六千米的雪峰 ，这条路就要
从这些雪峰中的一处低矮处通过 。 我
看到一条条冰川从雪峰下流淌下来 ，
冰川流动的速度太快 ， 还来不及融
化 ，就冲进了郁郁葱葱的森林 ，冰川
末端融水形成的河流蜿蜒地流淌在
针叶林中 。 河谷很宽阔 ，这是洪水和
泥石流暴发时冲出来的 。 然而奇怪的
是本来应该是灰白色的卵石铺就的
河谷 ，现在却是鲜红的颜色 。 红色的
河谷从雪山一直铺陈下来 ，好像是一
个油漆匠把他的油漆桶弄翻了 ，红色
的油漆流淌出来 ，又好像行为艺术家
的大制作 。

看到这情景 ，我很是惊讶 ，脱口问
道:“河谷中为什么有大片的红石头?”奇
怪的是，车中没有人回答我，一片沉默。

这是我第一次遭遇红石滩的经历。
后来我理解了，当时关于红石滩作

为一种风景的概念还没有建构起来，红
色物质是什么?怎么形成的?人们关于红
石滩还没有概念，对其中的含义还不知
晓，因此还无法谈论它。

关于红石滩的诸多疑问，我先是上
网找论文，发现关于红石滩的论文极其
稀少。 在学术网站———知网上，我输入
“红石滩”三个字，跳出的论文 29 篇，但
真正的学术论文仅 2011 年一篇 《贡嘎
山北坡雅家埂红石滩形成原因探讨 》，
作者是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
刘国祥等人。 从文章中知道了红石头上
的红色物质是一种藻，刘先生是发现这
是一个新种，他将其命名为约利橘色藻
雅家埂变种。 刘先生是专门研究藻类分
类学的，这篇论文属于首发，可以说他
是研究这种红石滩的第一人。 在文章发
表前， 关于红石头上的物质是什么，众
说纷纭:微生物?地衣?苔藓?还有的说是
石头本身具有的一种矿物质。

刘国祥教授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的支持下 ，2010 年去了雅家埂考察采
样，并在实验室中显微镜下对样品进行
了观察和研究。他的结论是:这是一个新
的物种， 一种特有的藻 ， 气生丝状绿
藻———约利橘色藻雅家埂变种。 在显微
镜下观察，这种藻呈现地毯状，分枝的
丝状体较短， 最多只有三四十个细胞，
两三毫米长。

“石头上鲜艳的血红色是因为这种
藻的细胞内含有大量类胡罗卜素，比如
吓青素和 β-胡萝卜素等，这些类胡罗卜
素能帮助橘色藻抵抗高海拔地区强烈
的紫外线损伤等。 ”

问题并没有解决，我关心的是作为
景观的红石滩， 为什么出现在那里，除
了雅家埂，中国其他地方还有这样的景
观吗?它们是怎样分布的?这些地方的共
同性是什么? 红石滩的存在是暂时的，
还是永久的?还是有周期性的?世界上其

他地方也有红石滩吗?
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我想在室内

是不够的，必须到野外去考察。 而且
要把刘教授请来，和他一起去。 我给
刘教授打电话约他一起去，没想到刘
教授爽快地答应了。 我们约定 6 月
26 日成都见， 然后乘车去泸定县的
磨西镇，从哪里围绕着贡嘎山周边去
考察几条河谷。

这次我们来到目的是要搞清红
石滩的分布范围。就红石滩的分布而
言，我已经零星地有了一些经历和记
忆了。记得有一年我从磨西镇去燕子
沟考察冰川，路上就看到了一片红石
滩。当时我还采集了几块红石头标本
带了回来。

后来我在西藏也有与红石滩相
遇的经历。 一次从波密去墨脱，在一
个叫 24K 的地方，河滩上一片大小不
一的砾石上满是红色。

还有一次在去喜马拉雅山中的
一条河谷———陈塘沟的路上，我也看
到了一片红石滩，不过面积不大。

在我的记忆中， 红石滩总是与
雪山冰川联系在一起， 在红石滩出
现的地方，不远处一定有雪山冰川。
燕子沟、24K、 陈塘沟都离雪山冰川
很近很近。

这些雪山都处于青藏高原的边
缘地带，这里的冰川有共同性，它们
都是海洋性冰川，这种冰川物质补给
充足，流动速度快，所以对山谷的切
割深，侵蚀速度快，山谷两侧崩塌、滑
坡产生的石块泥沙堆积在冰川之上，
由冰川搬运至冰川消融的地方堆积
下来，这些冰川带来的物质———大大
小小的石块和泥沙，有一个专门的名
词称呼它———冰碛物。这些冰碛物静
静地堆在那里， 等待着一场洪水，或
者泥石流， 或者冰川末端的冰湖溃
决，或者冰川断裂下冲，把它们再来
一个二次搬运， 运送到更远的地方。
我为什么要详细地写这些，因为我猜
想红石滩中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石头
就是冰碛物，并由泥石流运送铺展在
那里的。这就是红石滩为什么总是在
雪山冰川附近出现的原因。

27 日上午我们已经在从磨西镇
去往燕子沟的路上了。 因为燕子沟
的河谷中也有红石滩， 而且离磨西
镇更近。

红石头在路旁零星地开始出现。
在车上，我和刘教授讨论红石头上的
约利橘色藻雅家埂变种的生长到底
需要什么条件。

气温多少最适宜这种藻生长?刘
教授在实验室里成功地培育了这种
藻， 他发现这种藻适宜 20 摄氏度以
下的温度生长，也可以说这种藻喜欢
低温环境。这解释了为什么在我国亚
热带和热带的南方见不到这种约利
橘色藻。 但我这样说时，刘教授纠正
道 :“在亚热带和热带见不到这种藻
的雅家埂变种，但是这种藻的其他种
还是很普遍的。 ”他说在云南西双版
纳的热带雨林里，很多树的树干上就
生长着橘色藻的其他种。 “也是红色
的吗?”我问。 “当然。 ”说着刘教授打
开手机，让我看照片，我看到了几棵
树的树干红红的。看来红色的橘色藻
并不罕见，罕见的是它能够大规模地
生长，并构成大地上的一种景观。

现在问题好像清楚了，问题的核
心不是为什么这里能出现这种藻，而
且它是什么藻并不重要，红色的藻到
处都有，但是在其他地方，红色的橘
色藻从来都没有这么荣耀过，这么灿
烂过(在海洋中有时红色的藻类也会
大规模地泛滥，俗称赤潮，但它不成
风景，也得不到赞美 )因为它们从来
就没有得过这样的舞台。问题已经转
化，核心的问题是 :约利橘色藻雅家
埂变种的舞台是怎样出现的，而且这
舞台为什么这样大?

与刘教授交流的结果是，我了解

到这种藻不愿意生长在木头和泥土上，
它只愿意生长在石头上，而且对这石头
的要求是很苛刻的: 必须是新鲜的，刘
教授称之为“原生石”。 我百度了一下，
竟没有找到“原生石”的解释。其实原生
石的意思就是石头的表面是干干净净
的，从没有任何植物(藻类、地衣、苔藓)
生长过。 这石头应该是“处女地”，橘色
藻是第一个出现的“拓荒者”，用一句专
业术语说，它是“先锋植物”，一块石头
上的“先锋植物”。

它不是归人，它是过客。 一个植物
群落经历一段时间的演化， 最后一定
会生成一个稳定的 “顶级群落 ”，这里
不会有橘色藻的身影。 一个环境只要
是稳定地存在一段时间， 就不会有橘
色藻，只有在一场革命性的巨变后，橘
色藻才会上场。

看来要想出现大规模的红石滩景
观，除了温度、湿度、光照等条件外，还
需要以下条件 : 一是要有原生的石头 ;
二是要有大量的这种石头;三是给这些
石头一个巨大的舞台，让其亮相。 当这
些条件都具备了，红石滩就出现了。 这
种条件怎样才能够出现呢? 我想到了
“泥石流”。

我查找资料， 也咨询了研究泥石
流的专家，原来贡嘎山东坡这一带，是
我国泥石流高发地段。 据统计:雅家埂
河与磨西河的支流河谷平均每 5 年就
会有一次泥石流爆发， 有些支流河谷
每年都有泥石流爆发， 而主流河谷则
每 15 年至 20 年就会爆发一次特大型
泥石流。 中国是一个泥石流分布很广
泛的国家， 为什么其他泥石流高发区
没有出现红石滩? 我想其中的奥秘与
泥石流的类型有关。

泥石流可分两种类型:一种是泥石
型，石头里面有大量的泥土，当泥石流
停止时，有许多泥沙与石头混在一起，
或者留在石头表面 ; 还有一种是水石
型，这种泥石流爆发时，石头多，泥沙
少，途中还有大量的清水加入，当泥石
流停止时，泥沙尽去，石头独留。 这种
泥石流过后， 会在河谷中堆积和铺展
起满河满谷的大大小小的表面干干净
净的石头。

显然红石滩只能出现在爆发水石
型泥石流等河谷。 水石型的泥石流分
布在那里呢? 只能分布在有雪山和冰
川的地区。 这样的地区因为古冰川和
现代冰川的活动， 往往沉积了大量冰
碛物，冰碛物中埋藏大量的石头。

我在想象雪山冰川地区的一次泥
石流过程:河谷中猛然爆发了一场泥石
流， 把河谷中河滩上原有的植物扫荡
一空，一个旧世界被摧毁了，一个新世
界出现了。

当泥石流停止时， 河谷中出现了
一个由大大小小的石头组成的世界 。
这些石头上干干净净，一无所有 (其他
地区的泥石流过后不是这样， 而是泥
沙石混杂)， 这时一种靠细胞分裂繁殖
的单细胞生物悄悄地附在了这些卵石
的表面，它无根、无叶、无茎，只是一个
一个细胞连接在一起，呈丝状。 这就是
橘色藻，在这坚硬的岩石上，只有它能
附着，能生长，能繁殖。 它在这个舞台
上的角色，被称为生命世界的拓荒者，
或者叫“先锋植物”。 人们经常把地衣、
苔藓称为“拓荒者”和“先锋植物”，其
实最早出现在岩石上的是“藻”。 当地
衣和苔藓出现时，就意味着“藻”要退
出历史舞台了。

一块灰白色的花岗岩上， 我看到
了橘色藻，还看到了地衣和苔藓，这三
种低等植物同处在一块石头上， 但这
只是暂时的过渡， 橘色藻很快就会消
失，把生命的舞台让给其他二位。 它的
再次出现，要等待一场洪水或泥石流，
等到洪水或泥石流把这块石头裹挟到
激流中翻转滚动，与其他石块摩擦、碰
撞， 直到把石头上原有的生命清除干
净， 创造出一个无生命的世界———原
生的环境， 这就为橘色藻的又一次出
现搭建了一个舞台。 显然，假如泥石流
没有周期性，我们就看不到红石滩了。
然而，这里的泥石流有周期性，小型、
中型就不说了， 特大型的泥石流平均
每隔 15———20 年就来一次。

2005 年 8 月 11 日磨西河流域一场
特大型泥石流如约而至，泥石流的范围
包括了雅家埂、黑沟、燕子沟、磨子沟等
河谷。 我们能在燕子沟、雅家埂河、黑沟
看到那么壮阔那么瑰丽的红石滩，都是
这次特大泥石流等作品。

翻越雅家埂哑口的路是一条盘山
路。 十几年前我就走过这条路，那时被
我惊鸿一瞥的红石头，规模不大 ，现在
对面山脉上一条叫黑沟的河谷中的红
石滩煞是壮丽。 当车盘旋而上的时候，
在路上任何一个地点停车 ， 都是最好
的观景台。 奇丽的红石滩从一座雪山
上蜿蜒而下， 好像一道红地毯从雪山
翠柏中铺下来 ，地毯上编织着图画 :河
流分分合合， 云杉斑斑点点遗憾的是
河谷后面的雪山被雨雾遮掩着 ， 始终
没有露面。

今天我们已经看了两处红石滩 :
燕子沟和雅家埂 。 但这两处红石滩过
去我就看过 ， 而且都在贡嘎山的东
坡 。 我想知道贡嘎山的西坡有没有红
石滩 ，找到当地人询问 。 没想到贡嘎
山的西坡真的有红石滩 ，在一个叫老
榆林的河谷里 。 我们兴奋地驾车前
往 。 去老榆林的路很难行 ，越野车艰
难地行进 。 河滩上不时地闪过一块块
红石头 ，但都不成规模 ，我们有些失
望 。 碰到了一个骑摩托车的老乡 ，他
说在这条路走到尽头的地方 ，红石滩
比较多 。 继续上行 ，果然红石头越来
越多 。 在一处小电站所在的地方 ，红
石滩成片出现 ，成了我们寻访老榆林
沟红石之行的高潮 。

为什么在这里 ， 红石滩形成了规
模?我注意到 :几年前修水电站时，用施
工机械整理过河道，一些大大小小的卵
石被从河道里挖出 ， 堆放在河道的两
边，形成了两岸的河堤。 也就是说，这里
的环境发生过革命性的改造。 可以说这
里也发生过“泥石流”。 这些石头都是被
挖出来的“原生石”。 正是在这些被人工
扰动过的石头上约利橘色藻雅家埂变
种出现了。

太阳要落山了， 河谷里暗了下来。
我们在暮色中返回。 老榆林之行，证明
了贡嘎山的西坡，也就是高原上也有红
石滩。 晚上，我们住在了康定新城。

6 月 28 日早晨起来，发现天气太棒
了:蓝天、白云。我们要原路返回，再次翻
越雅家埂垭口，回到磨西镇，然后从磨
西经石棉、汉源、雅安，回到成都。

当我们乘车盘旋在翻越雅家埂的
路上时， 我看到路旁不时地有红色的
石头涌入眼帘。 有时是一两块，有时是
一堆 ，有时是一片 ，它们时断时续 ，但
一直伴随着路出现 。 有一次我们下车
拍照 ， 我抬头看眼前的这条新修的
“之 ”字形盘山公路 ，忽然发现伴随着
公路， 好像有一条红色的丝带也一直
呈 “之 ”字形盘上山顶 ，我的脑海里蹦
出了 “红石景观大道 ”这样一个概念 。
这样一条大道为什么不可以称为红石
景观大道呢? 但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
在我的脑际， 为什么红色的石头一直
会出现在路的两旁呢?

在快要到达山顶垭口的地方出现
了一片石海， 这是古冰川运送并堆积
在这里的大大小小的砾石 ， 由于年代
久远， 表面已经布满了地衣和苔藓等
低等植物，石头的表面呈现出灰褐色 。
然而在靠近公路的地方出现了一些红
色的石头， 这些石头显然是修路是挖
掘出来的。 古老的石头是灰褐色，修路
挖出的石头却是红色的 ，为什么?很快
我就明白了 ，因为 “老榆林沟 ”启发了
我。 我想 :修路一方面是对原有的生态
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是一种创造。 原
来埋藏在地下的砾石 ， 现在被挖掘出
来 ，堆放在路旁 ，山坡被机械切割 ，露
出了新鲜的断面 ， 这场景 ， 对植物而
言，也像发生了一场泥石流。 一个个表
面几乎无植物的原生石出现了 ， 创造
了一个舞台 ， 橘色藻———生命世界的
拓荒者来了， 它们在砾石的表面生存
下来，把那些石头染成了红色。

于是红色的 石 头 沿 着 新 修 公 路
的两边出现了 ，一条红石景观大道出
现了 。 （稿件来源《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红石滩:中国人建构起来的风景

当时“红石滩”的概念
还没有建构起来

他是中国研究红石滩的第一人

红石滩的背后是雪山冰川

在一块“原生石”上约利橘色藻
是最早出现的“拓荒者”

泥石流的类型和周期性
是这里红石滩的奥秘

修路变成了创造，
创造了一条红石景观大道


